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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裤袋里有个皮夹子，

里面有他的身份证，还有一张
警官证———叶萧想起了自己
的职业，一个遇到过无数可怕
事件的警官。可他还是想不起
来，自己怎么会在泰国。肩膀
上有个背包，里面有一台
SONY数码相机，还有些零星

的食物、掌上笔记本电脑、充
电器和电池，还有他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护照。在护照出入境
记录的最近一页上，盖着在泰
国入境的图章，时间是2006
年9月19日。

车子在山路上突然急刹

车，孙子楚的头撞在了前排
靠背上。原来，公路边出现了
一个女孩，穿着泰国常见的
长筒裙，身后就是险要无比
的悬崖了。

巴士差点把她撞了下
去，司机刹住车怒气冲冲，刚

想大骂她不要命了，那女孩
却毫不畏惧地走到车门边。
她看起来不超过二十岁，有
张白白净净的小脸蛋，身材
也是亭亭玉立。

小方不由自主地打开车

门，女孩大方地上了车，双手
合十鞠了个躬，用泰国味的汉
语问：“请问你是小方吗？”

年轻的导游不知所措：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玉灵啊？昨晚我们

通过电话的。”这女孩的声音

相当甜美，彬彬有礼可爱动人。
“哦，你就是玉灵啊！”小

方这才回过神来，但语气还是
很不自然，“欢迎欢迎。”

少女玉灵又面朝大家，双

手合十用泰语祝福了一句，接
着用汉语说：“中国朋友们，
欢迎来到美丽的清迈。我是清
迈玫瑰旅行社的导游，将和小
方一起陪伴大家前往兰那王
陵和清莱城。大家可以叫我玉
灵，有什么需要可随时吩咐，

我会尽全力满足，愿各位旅途
平安愉快，谢谢！”

导游小方又补充道：“是
的，玉灵是清迈玫瑰旅行社为
我们安排的地陪，她是清迈本
地人，对这里最熟悉了。”

叶萧奇怪的是：玉灵怎么

会在此拦车？这里前不着村后
不着店，完全荒无人烟，难道
她是从悬崖底下爬上来的？

车子继续在山路上疾
驰，玉灵接过小方的话筒，开
始了绘声绘色的讲解。后座

突然有人站起来说：“对不
起，能不能停一下车？”说话
的是“墨镜精英”，他满头大
汗地走到车厢前端，脸上显

得痛苦无比，“我———我———
肚子疼，实在憋不住了！”

玉灵忍不住笑了起来，
但同时还有其他人说：“停车

吧，我也吃不消了！”
没想到司机自己靠边停

车，看来他也支持不住了。路
边正好有块平缓的山坡，被

茂密的树林覆盖着。玉灵的
脸色大变：“你们中午吃了什

么东西？”
“黄金肉！”几个人异口

同声地说了出来。还没等玉
灵说话，小方就第一个跳下
了车，接着是“墨镜男”，其
余六七个男人也都纷纷下车

了。叶萧走在最后一个，虽然
在这露天解决十分不雅，但
实在是忍受不了。

男人们纷纷冲到小树林
里，各自找了一小块空地解
决。而女人们也不堪忍受，个
个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车上已没有了男人，几
个女人窃窃私语商量了片
刻，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站

起来说：“我们还是先下车解
决掉吧。”六个女人鱼贯下
车，在玉灵掩护下跑到一片
更隐秘的小树林，前头还有
块大岩石遮挡。

十几分钟后，全体旅行团
回到了车上。小方尴尬地点齐

人数，又问问司机身体是否吃
得消。在司机示意没事之后，
巴士继续开上了险峻的山路。
车里的人脸色都不太好。孙子
楚恐惧地叫唤着：“我们中午
究竟吃了什么啊？”
“墨镜男”冷冷地回答

道：“我看到那口锅旁边有一
堆白骨。”
“今天是不是他们的驱魔

节？”玉灵的嘴唇已经发紫了，
缓缓吐出两个———“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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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位于城乡接合

部的孤零零的废弃库房。里
面黑乎乎、静悄悄，不像有人
居住。丘子仪熄灭大灯，驱车
围着库房绕了一圈。在拐角
的地方，他看见两辆汽车。一
辆捷达，一辆切诺基。这是黑
子他们的交通工具。他认出，

其中的那辆白捷达，那天晚
上黑子和虎子押他回公司时
他曾坐过，尽管现在换了牌
号；而切诺基，则显然就是
“赎金风波”那天刘队所说
的跟踪过他的那一辆。

月黑风高，正是报仇的

好时候。他把自己的三菱吉
普停在路边茂盛的草棵中，
拎出一个塑料桶，用胶管从
汽车油箱中抽出一满桶汽
油。他走上前去，把汽油分别
浇在两辆车上，然后掏出打
火机，点燃汽油。只听轰的一

声，火焰蹿得老高。他返回自
己的吉普车，坐在方向盘后
面，手握水管，静静等候。
“着火啦！”“快救火

呀！”“……”只见四五个衣
衫不整的家伙，慌慌张张从
屋里跑出。他们跑到烈焰熊

熊的汽车跟前时，火已烧得
很大，难以扑救了。
“哪个瘪犊子干的？！我

宰了他！”其中一个人恶狠狠
地嘶叫着。丘子仪认出，他就
是黑子！

他觉得脑袋嗡的一下，
热血涌上了头顶。他突然打

开雪亮的大灯，松开手刹，猛
踩油门，冲出草丛。吉普车呼
啸着冲入人群，歹徒们踉踉
跄跄，四散躲避。黑子险些被
撞倒，汽车就是直奔他来的，
要不是他跳开得快，现在已
被碾在了轮下。歹徒们掏出

枪械和火铳，砰砰地朝汽车
射击。只听哗啦一声，后玻璃
碎了，一颗子弹掠着子仪耳
朵飞过。

丘子仪掉转车头，趴在
方向盘上，猛踩油门，再次向
人群冲去。歹徒们如同受惊

的牲口，再度散开。丘子仪看
准黑子，朝他猛撞过去。黑子
摔倒在地，打了个滚，连滚带
爬地躲到着火的汽车后面，
朝子仪的吉普车射击。

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窗玻璃噼噼啪啪碎裂。忽然

之间，远处传来呜呜的警笛
声，一队闪着警灯的警车朝
现场飞驰而来。
“警察来了！快跑啊！”

歹徒们一面相互招呼，一面
分头朝不同方向作鸟兽散。

丘子仪瞄准黑子，猛踩油

门，可是汽车拱了两下没动
弹。定睛一看，但见水箱已被
打漏，嘶嘶地往外冒着蒸汽，
前面的一个轮胎好像也瘪了。

决不能让他跑掉！丘子
仪手握水管，跳下车，跟在黑
子后面一路狂追。黑子一面

跑，一面回过头来放枪，子弹
嗖嗖地从子仪身边飞过。可

是这绝对阻止不了他。
也许是刚才挨了那一撞，

黑子有些瘸，跑不太快。追到
庄稼地边上的时候，子仪终于
追上了黑子。这个恶贯满盈的
匪首停下脚步，转过身，恶狠
狠地看着丘子仪，他脸上的那

道刀疤在黑暗中显得格外狰
狞。他没再开枪，可能是子弹
打光了，也可能是怕警察会循
着枪声追过来。
“大哥，”这家伙气急败

坏地说，“今儿哥们儿我认栽
了。都是出来混的，何必赶尽

杀绝？放兄弟一马。有什么要
求尽管说！”
“告诉你，”丘子仪牙齿

咬得咯咯响，“今儿个，我要
剁了你！”说着，他一个箭步
窜了上去。

砰的一声枪响。丘子仪

觉得震了一下，左肩一阵发
麻。但是这个时候，什么都阻
止不了他，阎王爷都阻止不
了他。他的水管像一道白光，
抡在黑子持枪的手上，只听
哎哟一声，手枪落地。丘子仪
饿虎扑食般扑在黑子身上，

手中尖利的水管朝着黑子的
肚子狠命地捅去，一下，两下，
三下……他自己都不知道究
竟捅了多少下，鲜血喷得他
满身满脸，在他失去知觉之
前，他只知道自己的手捅进
了黑子血肉模糊的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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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回南京后最感到

失望和痛心的事情，莫过于
蒋介石的出尔反尔。他把张
学良控制在鸡鸣寺公馆里，
同时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军
事法庭，审判从西安冒险把
蒋送回南京的少帅。

宋美龄担心的事情正在

发生着。想到少帅在西安为蒋
顺利返回南京所做的努力，她
的心就越加不安。张学良不但
毅然释蒋，又主动要求亲自送
蒋回京，出发时宋美龄感动得
欲哭。她当即和宋子文保证：
“汉卿，只要有我们在，你就

自管放心去南京好了。”而
今，她望着沉默不语的蒋介
石，心里忽然一沉，说：“大
令，你怎么不说话，张汉卿舍
命陪你回来，到南京你千万不
能难为于他啊！”

蒋介石仍不肯作答。宋

美龄没想到蒋到了南京就翻
了脸，一面叮嘱陈布雷为他
写一篇《蒋委员长西安半月
记》，一面安排李烈钧筹组军
事法庭。当宋美龄发现自己
失信于张学良的时候，心里
充盈着无法容忍的愧疚和愤

慨。她和宋子文、端纳一齐冲
到蒋介石面前，痛哭失声地
提出抗议。没想到蒋竟会以
流氓腔调说：“张汉卿要来送
我，又不是我蒋某人要他来
的。可他来后就容不得他了。

再说，交军事法庭审一下，也
不过走走过场。到时候我还

可以特赦他嘛！”
“特赦？”宋美龄和宋子文

听了，心里又泛起一抹希望。
可是，就在12月31日

李烈钧主持军事法庭对张学
良进行审判的当夜，宋美龄
就发现她再次大上其当。《中

央日报》在发表对张判处有
期徒刑10年消息时，同时刊
发了蒋介石的 “特赦令”：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
本特赦将予赦免。但仍交军
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张学良失去自由却是宋

美龄和宋子文无法改变的事实
了。宋美龄挥笔写了一篇自身
经历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她
居然在笔下流露出对东北军和
西北军赞扬的文字来。
“夫人，你这个《回忆

录》最好不要发表。”几天以

后，蒋介石在陈家躲过一场
可能发生的家庭冲突后，终
于无事人一样回到官邸。刚
好见到宋美龄正准备交送国
民党中宣部发表的《西安事
变回忆录》，蒋介石虽只匆匆
一阅，脸上顿时露出大吃一

惊的神色。
“你的《半月记》能发

表，我为什么不能发表真实
的回忆？”宋美龄没好气地回
敬了一句。

蒋介石脸色铁青地把她
的文章摔在桌上，气咻咻地

说：“夫人想发表《回忆录》，
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一定要

和陈布雷为我写的 《半月
记》口径相同才好。不然是无
法见报的。”

宋美龄怒不可遏地冲着
蒋喊了起来：“我写的《回忆
录》，每句话都是真的，绝不
像有人那样文过饰非！”

蒋介石知道在夫人面前
把张学良幽禁起来已经有些
过分，现在见她悲恸大哭，马
上变得温存起来，上前哄宋
说：“好了好了，夫人要发表
就发表吧。也不会有人拦你，
只是把吹捧东北军和张汉卿

那段话，一定要删掉才好。否
则，那会把我摆在何等尴尬
的地位？”

“不删，我一个字也不
删。我要把事实真相公诸于
众，不然《回忆录》上通篇都
是假话，发表何益？”不料宋
美龄绝不与蒋妥协。

这次吵架是宋美龄嫁蒋
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尽管后
来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
录》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和
蒋的《西安事变半月记》同
时发表时，不得不删除了一

些较公正讲述张学良的字
句，可是，关于东北、西北军
兵变不为“金钱和地位”一
段话，却在宋美龄的再三坚
持下保留下来，成为中国近
代史上关于西安事变文献中
较有价值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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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仇”字，大家大
概马上就会想起一句俗语：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光和三
年（公元 180年）小黄门蹇
硕心里对曹操的仇恨要远远
超过这两种。

大家会问了：“这宦官蹇
硕就那么孝顺他叔叔吗？”非

也，亲叔是死是活，蹇硕还真
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他自
小被割了宝贝，送进皇宫，对
这位极少见面的叔父也没那
份深厚感情。关键是这个脸
面他蹇硕丢不起！

堂堂皇帝身边的近侍，

这脸要是丢在你曹操手里，
咱家还怎么在洛阳混？朝臣
们又怎会拿我蹇硕当一碟
菜？上次宋奇被诛，没趁机掐
了你这小子，不用说是他老
爹使了暗劲。想仗着家里有
几个臭钱，躲在老家享清福？

没那么美，我还得把你揪回
咱家够得着你的地方，曹操，
你死定了！

光和三年 （公元 180
年）六月，曹操接到诏令，官
复原职，还是那个理由：能明
古学。还是那个级别：征拜议

郎。还是那种工作：专给政府
提意见。

曹阿瞒现在是何等人，
他才不会傻冒到往枪口上撞

呢。哪些意见该提哪些意见
不该提，他心里明镜似的。

对统治者不满意的人民
就是干柴。经过东汉皇朝几代

政府的不懈努力，终于积攒够
了足够焚烧自己的干柴。

在这种持之以恒的生产
过程中，居功至伟的当属桓、
灵二帝，而灵帝更是二人中
的佼佼者，这位天子的干柴
生产工艺简直称得上“炉火
纯青”：皇宫里面玩得不过瘾

了，一心想到洛阳郊区去返
璞归真，圈上几万亩好地，修
几个皇家园林。

司徒杨赐和侍中任芝、
乐松为此事掐了起来：

杨赐：“周围的百姓都已

经饿得相互交换孩子吃了，
哪能再赶走他们去养些野生
畜类？城外光园林都建了四
五座了，还玩不开吗？”

任芝、乐松：“最贤明的
周文王的园子方圆百里，老
百姓还都嫌小；恶名昭著的

齐宣王的园子才五里，老百
姓还都说大，主上是愿意做
周文王呢还是学齐宣王？”

皇帝绝对圣明，当然要
做周文王，你杨赐是教唆朕
做齐宣王啊！于是毕圭、灵昆
二苑当即上马动工。

东汉中平元年 （公元

184年），冀州钜鹿（今河北平
乡西南）人张角瞅准了在中国
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机会。

张角把骗子功夫与陈

胜、吴广的英雄举动集于一
身，在中国的中原大地上掀

起了狂飙，点燃了东汉桓、灵
二帝堆积在全国的干柴，大

河上下，顿时风起云涌。先抛
开武功、军事、扯旗造反不说，
就骗术来说，后世的“大师”
们估计跟着张角提鞋都未必
及格：张角以自创太平教起
家，自称“大贤良师”，广招信
徒，潜心经营十余年，到了灵

帝中平元年，已发展成一个
庞大的政治及军事组织。

张角的黄巾军起事之
后，一呼百应，所经州县，皆
如摧枯拉朽。朝廷震动，唯有
灵帝逍遥如旧，安然玩乐。

此时皇宫内盛传：天公将

军法术天授，撒豆成兵，并有
天赐神言：“苍天已死，黄天
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两个主要宦官封�、徐奉早已
暗中备下退路，要与张角里应
外合，宰了灵帝，再奉新主。

蹇硕心中大喜：你曹操

不是会两下子吗？咱家就助
你一臂之力，让你与那天公
将军去拼上一拼，到时候张
角一把黄豆就替我报仇也！

三月，曹操被夺笔从戎，
任命为骑都尉，率兵与皇甫
嵩、朱�一起抵抗颍川的黄

巾军。当然，工资也提了，由
现在的年俸六百石火线提为
两千石。

从现在起，曹操将会逐渐

懂得“手里有军队就有了话
语权”的绝对真理，就此开始
了他戎马一世的厮杀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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